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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味论”解读《故都的秋》
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  张兰
【摘要】郁达夫的《故都的秋》是散文中的名篇，研究的人也很多。但从“味论”美学角度来研究“故都秋味”的比较鲜有，更无深入探讨。从“澄怀味象”“和羹之美，在于合异”“太羹之遗味”三个审美视角剖析文本，能获得较为全面和深刻的理解和体悟。
【关键词】《故都的秋》  秋味   澄怀味象   调和   遗味   
“味道”很难言说，郁达夫却在《故都的秋》中呈现了他“饱尝”的故都秋味。无疑，“秋味”是郁达夫《故都的秋》里的“关键词”。开篇作者即提出想“饱尝”这“故都的秋味”，第2节通过对比表明北国才可“饱尝”“秋的味”。其后“秋味”时而跳脱时而隐现。到第6节写秋雨下得“有味”。至文末说文人写得“有味”,“秋的深味”，秋的“回味”......“秋味”在文中时断时续，若隐若现，与文中描绘的五幅画面流露出的“秋味”联结并凝聚在一起，使全文意脉显明，结构呈现出“辞断意连”的特点。
古今中外写“秋”的很多，写“秋味”却比较少见。毕竟“味”不如“声”“色”那么直观、外显。而郁达夫的《故都的秋》却成了精品名作。那么郁达夫是怎么营造出独特“秋味”的呢？笔者拟以“味论”美学范畴，从“澄怀味象”“和羹之美，在于合异”“太羹之遗味”三个审美视角加以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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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怀味象
在古代美学的范畴体系中，“味”最初表示感官体验的“口舌之味”，随着人们审美意识的觉醒，“味”范畴逐渐向文学作品的审美意识靠近。魏晋南北朝时期，“味”彻底作为美学范畴存在，表达审美体验的“澄怀味象之味”。
“澄怀味象”出自南朝宋画家宗炳的《画山水序》：“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象。”味，指主体的审美活动，体味、品味、玩味，也即体验。象，指客体物象、审美对象。澄怀，是要求审美主体澄清胸怀，涤清玄鉴，使内心虚静空明，无所挂碍。所谓“澄怀味象”，就是审美主体以清澄纯净、无物无欲的情怀，在非功利、超理智的审美心态中，品味、体验、感悟审美对象内部深层的情趣意蕴、生命精神。简单地说，就是以清澄纯净的情怀感悟审美对象。
宗炳提出“澄怀味象”，正是提出了山水画的创作目的是“观道”，一言以蔽之，是“畅神”。“畅神”是说作者自我内心的性情通过山水画的创作过程得到自由的抒发和愉悦，是借助描绘客观对象实现主观精神的释放，即庄子之所谓逍遥游。因而我们借助观其画，赏其作品，可以体察作者内心性情、精神境界和审美理想。作为主体的人和“道”“自然”感性而巧妙地联系在了一起，融合在了一起，不再是二元对立结构，而是“天人合一”。值得一提的是，其论主体的“澄怀味象”境界，成为后代画论中“气味论”的源头。
文艺之理互可阐发。作为文学作品的创作者，当放情于自然山水时，山水便成了他们“澄怀味象”的审美对象，审美主体需要保持清澄虚静的精神状态，融情于景，甚至造景写心，才能自由地抒发情感，从自然中获得审美享受。
《故都的秋》亦是如此。“味”本是一种口舌的感官体验，但经过作者“澄怀”之后，一番“饱尝”“领略”“赏玩”“联想”“遥想”“感触”“感受”......“味”变成了一种审美体验，变成作者不断品尝和咀嚼“秋味”的过程，从感官到意识都发生了升华。作者体物玩味，由心选景造境，作品呈现出一种个人的独特的心理体验和由此而来的意蕴美。因此，与其说北国之秋呈现出“清”“静”“悲凉”的总体特点，不如说作者保持了“澄怀”，造出了符合自身心境的“清”“静”“悲凉”之境。人与景相得益彰，相互映照，互相生发。故都之秋的景貌只是作者内心心灵的一种投射。这既是作者对自然风物进行审美的需要，也是作者心绪和情感的流露。陈日亮说：郁达夫描绘的秋景图是“有我之境”，是“一个人与秋”的传神画。这可作为一个参证。因此，把这篇散文当成纯粹的写景状物散文，把“清”“静”“悲凉”一一对应到文中的景物实体上，是说不通的，也是不合适的。
我以为作者“味象”时心境是“清”（清澈、纯净、空明）的，“静”（虚静恬静）的，悲凉（悲哀凄凉）的。外显的“清”“静”背后是内在的“悲凉”。作者“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作者摹写“我心”抒发“我情”，不仅对景物进行了精心的选择，而且在景物外显的“声”“色”上也进行了巧妙的设计。因此，北国的“秋味”有了不同层次的审美意蕴：“清”“静”着眼于表现外显、具象的故都秋味，“清”是指它的清澈、纯粹、鲜明，其实就是饱、透、十足，就是季节特征分明；“静”是指它的到来静悄悄的，暗里变换，寂静无声，就是令人不是渐渐感知而是猛然发现的；“悲凉”是其内核，是由“故都”的“故”和秋天的特质以及中国人悲秋文化基因里传达出的深沉（潜意识中的）感触。
2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
《三国志·夏侯玄传》（陈寿）中有言“和羹之美，在于合异”，羹的美味，在于多种异质滋味的调和。《国语·郑语》里记载：“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其中“味一无果”是说味道如果只有一种，就不会有美好的滋味了。各种味道的调和，才能形成醇美之味。同样，艺术作品的“味”，不能是单一的，也应该是混合的，“合异”的。
《故都的秋》的“秋味”也是由多种不同方式、不同滋味调和而成的。
先看整体上“秋味”的调和：
文中描绘了五幅图景，展现作者“饱尝”的故都“秋味”。这五幅图画，从空间上看，由近及远，逐次打开。先由一个封闭的院落为立足点，进而拓展到开放的街巷，再到满北平城，最后到整个北方。五幅画面并置动态地展现作者审美视角的转移，展现了故都的秋味渐深渐浓的变化过程。
从方式上看，作者“饱尝”“秋味”的方式有“静对”和“遥想”。第一、二幅画表现为“静对”：秋院“静对”（朝荣的）蓝朵，感觉到“十分的秋意”；“静对”落蕊及扫后的丝纹，“觉得有点儿落寞”。其后几幅画离开了具体的院落进入到“遥想”的心灵世界和经验世界。
从“秋味”层次上看，作者“静对”秋花，从院内的牵牛花到院外街巷“像花而不是花”的“落蕊”，表现秋之“清静”与“清寂”的味道；“遥想”秋蝉残声、秋雨幽韵、秋果佳日，表现秋之“清寒”与“清闲”的味道。一、二两幅借景生情，由眼前景激起直觉和生命的体验；第三幅画并没有跟前两幅割裂开，遥想秋蝉“衰弱”的“残声”，强化了清寒、肃杀的秋味，“秋蝉”“蟋蟀”“家虫”等诸多意象促使人溯回到广袤的历史空间去感知秋味，调和了秋味，还带有一丝可亲的气息；第四幅画秋雨后闲人的寒暄歧韵，“清寒”之外，还增添了一种“清闲”的韵味。最后一幅图画，“清闲”中带有一丝“清甜”，调和之下，多了一丝亮色，语意回环呼应首段，点明清秋佳时，收束秋总是好的。整体上外在表现主要为清、静的特点，清、静的背后是悲凉的内蕴。
从五幅图的主体意象上看，“蓝朵”视觉上清冷淡远，还有种静谧的味道；而“落蕊”的“落”字，视觉上会产生一种下沉的动态感。蕊，有形态小的感觉，由“落蕊”联想到“凋零”“凋残”，心理易产生生命凋逝深沉的伤感；“秋蝉”自然联想到“寒蝉凄切”，想到凄凄惨惨戚戚哀怨低沉；“秋雨”寒凉，淅淅沥沥滴滴答答，一层紧似一层，与之前的清寒叠加在一起，给人一种日益强烈的深沉的悲凉感。而只有饱尝了这些人生滋味，才会酝酿出人生的“秋果”，人生的甜美甘甜。
从语言上，郁达夫的语言既有古典诗文的典雅，又有现代白话文的通俗；既有雅趣，也有俗趣；既有文言语辞，也有欧化的语法结构，英语词汇。作者巧妙地吸收和改造了这些味道各异的语言，相互渗透交织，使文章语言富有生气，味道独特醇美。
再看局部“秋味”的调和：
例如“秋蝉残声图”：秋蝉的“残声”听觉上给人凄惨、低沉之感，一悲。“衰弱”还有视觉的枯瘦感，又一悲。“特产”一词修饰“秋蝉”用法独特，暗含褒扬态度，一喜。“啼唱”一般指公鸡的啼鸣，嘹亮悠长。移用到“秋蝉们”身上欣赏态度更为明显，又一喜。“嘶叫”，感觉凄厉沙哑，声音不美，作者却偏偏将这声音的主体比作可亲可爱的“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家”字一气叠用，语义重复，词与词之间衔接紧凑，节奏迅疾明快，不断强化喜爱的情感，简直将“秋蝉”当做家庭成员来看护照料了，爱怜和珍爱的感情很亲切很自然的流露了出来。作者犹如一个技艺高超的调味师，将“五味三材”调和在一起，将与“残”相近的味道一次次添加使之变得更浓郁，使与“残”相异的味道也融合在一起，于是整体味道变得更丰富多样，不是单一的浓郁暗淡的悲苦凄厉肃杀，而是淡淡的伤感淡淡的哀愁，又带着淡淡的亲近和喜悦，可谓“五味调和百味香”。
3
太羹之遗味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人的审美意识的全面觉醒，“味”已经彻底地作为美学范畴而存在。陆机将“美”和“味”联系在了一起，在《文赋》里有言：“或清虚以婉约，每除烦而去滥，缺太羹之遗味。”用“太羹之遗味”来形容美的这种绵延性。刘勰在《文心雕龙》里颇多以“味”论文，使用了“遗味”的概念，讲文学艺术应有持久的艺术魅力。到唐代司空图再一次将“味”作为诗歌艺术的精髓，提出了“味外味”，第一个“味”是某种具体的味的感知；第二个味是对调和各种具体的味而形成的“醇美”之味的体悟。
《故都的秋》也具有这种“遗味”“余味”，或说是“味外味”。有余味就是有回味的余地，文字耐得住咀嚼玩味。文字怎么才能有余味呢？就是要含蓄，要语少意多，要辞约意丰。做到含蓄与有余不尽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情与理的关系，也就是要把握住事物的美学特征，不直言其理，而诉诸观赏者的审美直觉和情感，让观赏者亲身去体验、品尝味道。
因此重点不是去具体描摹事物，而是把握事物的美学特征，表达自己的体验和直觉，带着读者去体验和品味。
比如“落蕊图”表达的就是直觉和体验。“落蕊”，一个“落”字，字很重，有方向，让人情绪也沉沉的，有一股冷意和惆怅。“铺得满地”，是视觉上的体验，有延展感；“脚踏上去”，侧耳倾听：声音也没有；用心去嗅：气味也没有。脚感觉到的是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柔软”的质地，若有若无，和凋零了没有了生机活力的生命十分吻合。一切轻飘飘的，淡淡的似有还无，这里有一种气氛，静谧的，无声胜有声的寂静、安谧、冷寂，让人沉醉，让人情不自禁地慢慢回忆过往。
作者还描写扫帚在灰土上留下的丝纹，使用了“细腻”“清闲”“落寞”三个词来形容。“细腻”不仅就这痕迹的形状而言，而且似乎还带有一点心理上的微妙感受。能驻足细看这平常不过的扫地的痕迹，并自觉其“清闲”，或可用冯友兰先生的话来说，这是对寻常生活的一种“觉解”。为什么“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呢？因为这扫帚留下的痕迹只是暂时留下，人一踩，风一吹，就不复存在。作者的人生际遇中也不乏颠沛辗转，或许当年东坡的叹息现在要借作者的潜意识隐约地流露出来了：“人生到处知何似？恰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人生的轨迹（命运）是难以自己把握的，何况即便是偶然留下了点什么痕迹，那痕迹也是转眼即逝，你连活过的证据都难以保留！这还是文化基因所致，所以作者说“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
作者并没有具体展开自己的人生感慨，留了很多空间和余味让读者去想象，去品味。“落蕊”，即残存于地，“落”把“毁灭”和“消逝”的意义同“残存”的意义结合在了一起，残存的价值在于它和往昔的另一段时间建立了联系。作者由“落蕊”想到昔日枝头花蕊之鲜活，由过去的繁盛凸显现在的衰败，激起人对往事的眷恋，而繁盛转瞬即逝，落蕊无可挽回，又激起人无限的怅惘。因此，“落蕊”成了一种隐喻，隐喻着已经逝去的生命。作者自己审视着落蕊，静对着扫后留下的丝纹，也许正在追踪和眷恋那已经消失的生命。踪影全无，还是去追寻。读着“落蕊图”的这些文字，让人领悟着郁式表达的奥妙：要让文字“实”中含“虚”，“无”中存“有”。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郁达夫的《故都的秋》之所以让人言咏不倦，原因在于郁达夫营造出了独特的“秋味”。他“澄怀味象”，保持了“澄怀”，造出了符合自身心境的“清”“静”“悲凉”之境，“清、静”是其外显表现，“悲凉”是其内核；他调和了“五味”，使秋味有层次，味道更丰富更醇厚；他营造出了“遗味”“余味”，让“秋味”回味甘，回味永，“味”之不倦。
参考文献：
[1]钱理群.品一品“故都”的“秋味”[ J ]. 语文学习,1994 (7) .
[2] [7] [9]宋庆东.“味”范畴与中国美学[ J ]. 重庆社会科学, 2009( 4 ) .
[3]陶礼天. 艺味说 [ M ].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2017：7.
[4]姚丹. 论宗炳“澄怀味象”的审美心理意义[ J ]. 美与时代（下），2012（3）.
[5]张晶. 澄怀味象与山水有灵:宗炳《画山水序》评析 [ J ]. 名作欣赏，2018（12）.
[6]陈日亮.《故都的秋》的秋味品读[ J ]. 中学语文教学 ,2010(10).
[8]苏宁峰.《故都的秋》的“景名”：堤柳借翠，岸花分香[ J ]. 名作欣赏，2014（6）.
[10]、[11]李知.“味”论内涵的延展[ J ]. 船山学刊，2017（4）.
本文刊载于中文核心期刊《中学语文教学》2021年第6期，欢迎订阅，鸣谢！
